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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听到我身边的作家

朋友对我说，他们的儿女不读

自己的作品，也没有谁愿意继

承这种辛苦、清贫的“耍笔杆子”

的事业。

当我的儿子告诉我，他的

女儿、我的孙女董舟洋得了第

六次全国科普科幻作文大赛一

等奖的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

己的耳朵。董晶拿手机里的获

奖证书电子文本给我看，我仍将信将疑。

孙女在一旁证实：“爷爷，是我写的。只是太短了，我还准备写长一点，写

成科幻小说去发表呢！”

我大喜过望，我太幸福了，不仅儿子董晶是我的“同好”，成为得过冰心

儿童图书奖的科普作家，孙女也成了我的“同好”，与我一样写起我钟爱的科

幻作品来了！后继有人了！

今天，我终于看到董舟洋的参赛科幻作文了。一个16岁的高中生，在短

短的文章中，写了分别持有“二维网”和“黑洞仪”的两个国家之间的一场世

界大战，在互相毁灭后，才“止戈”换来了和平。不仅有概括的叙述，还有人

物，有故事，有细节的描写，情感的宣泄，有“科幻核心”，还有对人类和地球

的人文关怀，我真不知道那小小的脑袋如何想得出来，又如何将这么多的东

西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融合到千字文中。

后生可畏！

董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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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前那个雨天的黄昏，表姐送我一枚晶

莹剔透的乌黑的牙雕。

温润的象牙被漆成了黑色，鳞甲一片片分

明，眼睛和胡须怒张，一只正在腾飞的短尾黑龙，

却长着猪的短吻，首尾相连。

表姐说，这是她在鄱阳湖口游玩时捡到的，

我可不信。表姐亮晶晶的眼睛仿佛微笑着，把绘

有美丽图案的绿色的油纸伞撇到一边，手握温润

的牙雕，捋开红绳，挂在我的脖子上，冰凉凉的。

她搂住我的小脸调皮地亲了又亲，长发被江风吹

起，那双明亮的眼睛盯着黑暗翻涌的江面，倏而

惊讶地说：“呀，猪婆龙又浮出水面了。”

其实，我知道人间没有猪婆龙，那是黑色的

江豚而已。但表姐见我不信，总要拧我的耳朵。

猪婆龙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来的，似乎也没人知

道准确的答案。280年前，当我成为一名古生物

学家时，曾在图书馆翻过无数的典籍和图册，也

没有找到这神秘丑陋的龙猪。似乎，猪婆龙只存

在于表姐的故事中。

每逢小雨连绵的日子，长江里江豚就会露出

乌黑的背鳍和油膏般光亮的鱼身，在雨中的江面

上跳跃，来往的轮渡都要避开它，人们说它力气

大，能把船顶翻。表姐这时故意把伞倾斜，雨水

滴到我的脖子上，她弯下腰，浅露出酒窝，进而笑

着问我：“猪婆龙的故事，要不要再听一遍？”

我终归是在芦苇荡里长大的孩子，因为父母

在很早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只好整天像狗尾巴草

一样跟在表姐身后，哪可能不知道她远近闻名的

猪婆龙的故事。虽然故事已听了无数遍，我却仍

然点头。那时表姐眼中就会陡然发出光亮，露出

些许欣喜：“那我说给你听了啊！”

表姐说：“你看到江对岸的宝塔了吗？那里

叫振风塔，我们这里的地形像一艘帆船，振风塔

就像桅杆，遇见风，就要吹走。”我脑海里想象城

市拔地而起，贴着江面飞行。表姐见我郑重地皱

起眉头，便伸出手指将我的眉心抚平，然后安慰

我：“不要急的！不会的，镇风塔有七层，第七层

塔尖上有个小阁楼，传说有一颗佛祖舍利化成的

琉璃宝珠。宝珠的守护者，是一只活了几千岁的

神鸡和一只盘旋的大蛇，大蛇活了几千岁，都长

出了角，它每天都想吞食宝珠，跃到江边，化为猪

婆龙，腾飞而去。不过呢，大蛇的克星神鸡自然

不愿意的，一看到大蛇起了心思，神鸡就会啄它

的眼睛，蛇只好游开。而这只神鸡呢，也想得到

琉璃宝珠，化为凤凰，蛇当然也不愿意了。蛇和

神鸡就会互相制约，谁也不让谁得逞，谁也奈何

不了谁。有了神鸡和蛇的看护，塔才没有倒塌，

我们才没有被风吹走。”

300年前，我扬起小脑袋问表姐：“如果大蛇

和神鸡是好朋友，各吃一半宝珠，会不会都满足

自己的愿望？”

表姐怔怔地笑了下，恍然间失了神，却没有

回答我，只是喃喃自语道：“把我分成两半，我也

不愿意。”

我在一旁吵：“这不是猪婆龙的故事呀！”表

姐叹口气，又跟我说起猪婆龙的故事：

700年前，猪婆龙只生活在鄱阳湖中，偶尔会

游进长江。渔民们从长江里打捞落单的猪婆龙，

拖上江岸，又埋在土地里九九八十一天，等待鳞

片脱尽、皮毛褪去，肉质才变得鲜嫩。村民们带

着铲子、剪刀，悄悄地把龙肉切开，分食了，但谁

也不许出声说这是龙肉，只许说猪肉。倘若谁忍

不住得意而出声了，谁就会被雷劈死。

表姐又说道：“有两姓人家可以不管这个禁

忌，那就是陈家和朱家。”陈家和朱家的人，当年

在鄱阳湖争夺天下，楼船炮火，把所有的猪婆龙

都赶尽杀绝，最后一只逃入了长江。后来，陈家

大败，朱家大胜，朱家从此建立了朝代。两家都

是帝王出身，所以他们的后代可以光明正大地吃

龙肉。

300年前，安表姐绘声绘色地讲述。那是长

江中，最后一只黑江豚濒临死亡的日子，我也还

是一个四肢健全、会玩水摸虾的小孩，那时的我

还没有进入奇点世界。表姐总爱抱膝坐在江边

淡黄色的细沙滩上，晚风夕阳下，眼神迷离地看

远处的波涛汹涌，偶尔回头看看赤脚在沙滩上玩

耍的我。我时常扑到她怀里，求她讲滔滔不绝、

永不停歇的故事。

300年来，再没人为我讲过故事。

安表姐没有进入奇点，她故去已很多年了。

她的形骸按照她的愿望，早已化作飞灰，撒入了

长江。那时，我还是10岁的少年，我弱小的身体

抱着江边那棵柳树哭啊，舅舅拉也拉不回去，每

天每天重复着悲伤。直到长大了，我才懂得什么

是抑郁，我才原谅安表姐为什么要残忍地把我抛

弃在世上。哪怕是江心游历而过的那只黑豚，也

没有令我抬起眉头片刻。

300年后，我在奇点世界建造了一条河——

安河。安河里不是水，而是无数跃起而又熄灭的

光团，如萤火虫般闪烁，如海潮般起伏。生灵们

路过安河，默不作声，贴着安河的河面遨游飞行，

瞬息之间，视通万载，光芒灿烂。光团发出嗡嗡

的鸣叫声，响彻黑暗的天宇，在我意识主宰下的

此方世界，那是每一个生灵急促而欢乐的呼吸

声。观赏过无数的光团后，总有生灵悄悄离去，

也终有生灵下定决心，慎重地埋下自己的光

团——埋下一部分自己。

我要让你明白，安河是一座童年的坟场，旧

人类的墓碑。进入奇点世界的人类，早已忘记

了自己的身体和旧日的世界。然而，他们的潜

意识中，那份旧人类的记忆永不会磨灭。每一

个路过安河的生灵，自愿埋下了童年的遗憾，埋

下心中那份绚丽的童真。那壮观的童真啊，汇

成闪闪发亮的光河，突破我的世界，横跨奇点

13个维度，被生灵们称为“安河带”。而我就是

安河带。

最初，我怀念表姐建造的安河没有生灵理

睬。我在安河里，投放了1200个“光团”，每一个

光团，都是表姐在 300年前为我讲述的一个故

事。我完全重现了长江两岸的景色，包括江边那

座振风塔，还有塔顶上的神鸡和大蛇。自然，还

有无数猪婆龙在安河里氤氲飞舞，潜行潜跃。对

这种丑陋的动物，遥远路过的生灵捕捉到光团

后，起初是不屑的。虚拟的故去者世界，在奇点

世界的最初10年，曾有一阵子短暂的“怀旧风”，

但很快便湮没无闻。人类的“故事”的维度太低

了，只有4维，与奇点世界13维空间比起来，太低

级了。

我也玩过那些13维游戏，在百千亿夜，于无

数宇宙中穿梭、分离和组合。这个世界的生灵

们，已经有一种能力，把自己不同的模块拆散在

不同的空间。比如，我曾经把我的计算体，我所

有关于计算的能力，归化给了“计算灵”，我们在

奇点世界是以纯粹的能量存在的。我的计算力、

我的灵的一部分，便上传到那几亿个不同的计算

体组成的超级计算灵上，计算我们的繁衍途径。

我的计算体至今没有回来，和它那残存的联系也

越来越微弱，终有一天，它会完全离我而去，我已

是一个没有计算体的生灵。

人类自抛离肉体后，进入永生的那一刻，就

再也没有诞生过新的婴孩了。是的，“婴孩”，这

个词对我们如此陌生，奇点世界运转的200多年

来，我们都成为苍老的灵魂，那些最早的嬉戏的

13维游戏，对于我们很勉强。游戏是为孩子们准

备的，而这个世界还没有发现产生新的婴孩的途

径。不过，也有反对的意见，既然生灵都是永生

不死的，无法繁衍又有什么缺憾呢？他们足以在

自己创造的灵境里，拟真旧人类数万年的历史，

拟真数百亿婴孩，而自己躲在帷幕后面，充当窃

笑的上帝。因此，很多生灵们，对这种集合数亿

人共同计算模块的计算灵并无好感。

安河，就是类似计算体的集合，只不过，安河

收集的是情感。

我的其他体也分离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宇

宙的何处，与何种灵魂结成了类似计算体的超

级体，我也不关心。我惟一留下的是记忆体和

情感体。

所以，让我来回忆，让我来收拾情感，向你诉

说这奇点世界的最初吧。

最初，我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或者说“生

灵”。“人”这个词汇，只有极少数生灵还没有淡

忘。我把还残留的两部分，即记忆体和情感体，

化成了安河。像表姐说过的故事一般：盘古的腿

和腰化成了山，泪水化成了江河……现在你已经

知道，我就是安河，那些光团就是我的记忆、我的

情感，我表姐的故事。

在奇点世界，不知历经了多少世，很多生灵

闻讯而来，又怅然而去。他们在安河往往停留很

久，体会每一个故事，最终会留下记忆体，少数人

留下了炽热的情感体。他们化成一个个光团，在

我的躯体上飞舞，寻求接触和接纳，请求与我融

为一体，我感受到万念纷纷，有无数颗心灵在窥

视。我因此活在无数个一瞬、良久和永恒，我接

纳他们的光团，小心翼翼地储藏在某所。而留下

记忆和情感体的他们，化为天幕间的一缕缕光

能，冷漠而去。

安河，会一年一度地爆发出喊叫，那是我躯

体里无数个记忆催生出的“灵魂喷泉”。当我身

体里的某个记忆体窥视见令人震惊的记忆时，与

它紧密联系的情感体也会感受到整个灵魂的震

颤和高潮。安河带的数亿个意识流便会如同火

山口一样纷纷喷射，在此方大千世界漆黑的宇宙

里形成巨大的光柱，照亮贯穿13维空间的三千大

千世界。这一光柱奇景，会吸引三千大千世界的

其他生灵前来朝圣。

我身体里的每个生灵的情感，依照各自想

象，有的每年能喷发一次，有的则10年都不能有

一次。在安河带，常常有数千位生灵的情感集合

在一起，形成一条浩荡的大河，期待着某位生灵

有了灵感时的喷发，并且带动自己共振，形成壮

观的群喷。如果整条意识河流中的十分之一形

成灵魂喷泉，那就会成为整个奇点世界最壮丽的

景象。

直到有一年，奇点世界的第一位生灵死亡，

它最后的能量化为一阵光尘，消失在奇点世界。

没有灵能确定死亡的原因，也没有人知道它去了

哪里。渐渐地，有2000万生灵化为光尘。据说，

有一种叫做“梦蛇”的病毒，起源于奇点世界以外

原始世界里，一个叫“地球”的洪荒之所，这些集

体无意识的数万年的潜伏，给奇点世界造成了极

大伤害。人类先祖在野蛮黑暗时期形成的自我

保护机制，那些贪欲和黑暗保证了自身的生存繁

衍。而此刻“梦蛇”的爆发，对生灵的打击是毁灭

性的。大多数生灵第一次有了惶恐不安的情绪，

最终，他们都来到安河带，在河畔种下了光团，分

离了自己数万年来，不愿放弃的情感和记忆。

我感觉到自己的充盈，接纳着无边的意识

流。含着恐怖的直白的无趣情感，可不是旧人类

的童真啊。但我保持着沉默，用我表姐的故事，

中和并抚慰着他们。在瞬息之间遨游遍我的全

体，令每一个光团意识，感受到我和表姐，那年在

那黄昏江岸的雨中。

我醒来了，我们则寂静了。这世界不再分离

和融合，我就是奇点世界，奇点世界就是我。

我的念头，显现出那枚黑鳞闪闪的环形玉玦。

首尾相连，那是十亿年前，安表姐送我的猪

婆龙啊。

在斜风细雨的黄昏，表姐撑开那把翠绿的油

纸伞，伞上是一座宝塔，宝塔镇风，斜放在那棵柳

树下。

我变为一只雄鸡，又变为一条长蛇，一起跃

入伞上的宝塔，爬上第1层、第2层……最后，我

们上了第7层的阁楼。我和我相视一笑，争斗起

来。对了，悬在天心的，不就是那灿灿神光的琉

璃宝珠吗？如果我推测得没错，它将在5个呼吸

之后，就地消失。我们一起跃向空中，争夺灿然的

宝珠。

它果然消失了。我审视着奇点世界，整个世

界风平浪静，只有我的意志。里和外、无限和有

限、时间和空间，这奇点世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

环型的躯体，首尾相连。

世界在我一念之间淡去，我伸展躯体，撑开

首尾，撑开这世界，变成了一只猪婆龙。

此刻我蹲伏在江边，喘息地逃避村民，村民

们来追我，我则奋力跳入江中。

我一跃，“扑通”一声。这一回，和以往的无

数次拟化有些不同，迎接我的不是水声，我的大

猪嘴抵到了岸边潮湿的泥土，结结实实摔在江

岸。我的身躯和四爪强劲而有力，陷入泥沙

中，每个爪印留下六趾的泥穴，立刻灌满了泥

水，一身黑色的鳞甲在阳光下散发着新鲜而浓重

的腥气。

我吼叫一声，波分水伏，这洪荒世界如此陌

生啊。沿长江顺流而下，我将游向鄱阳湖。我的

记忆和情感在飞快逝去，然而，还有一缕最后的

温存，使我隐约回忆起——那是不能忘记的。

表姐……

我吐出玉玦，心中释然。留待700年后的你，

在江岸那细细的沙滩上寻找吧。

我抖了抖满身的鳞甲，跃入了长江。

尝试把中国

神话和民间故事

写成科幻小说并

非从张凡开始。

但如何在这么短

的篇幅中穿越历

史、文化与科学

的壁垒，跟最前

沿的科学展望相

互结合，确实需要一定功力。在《猪婆龙》

中，作者把所谓的“奇点世界”、“后人类主

义”引入长江的地域范畴，一下子把没有情

感依靠的技术想象跟人类的历史建立起联

系。通过主人公对表姐的情感，扯出我们

自身的迷惘和新人类对旧人类的怀念。三

段式的构造又反过来映衬了佛教的时间观

念，把开始跟终结再度焊接成一个闭合圆

环，凸显了科幻作品内容跟形式之间关系

的广阔空间。

吴 岩

这是陈小旭第11次被投影电视自动开

机的音乐惊醒。

……无力的思念，逝去的怅惘……和平

的世界，共同的向往……

优美哀伤的旋律让她确信自己已脱离噩

梦。戴上洁牙仪，她来到客厅，每日必播的庆

祝节目里温暖的笑脸让她再次心安。

……今天是和平纪年元年1月11日，我

们的“止戈”行动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

陈小旭刷完牙，取出洁牙仪，用冷水扑了

扑脸，拿长发盖住眼角的伤痕，就出了门。街

道空空的，只有高楼上重复投影的宣传和平

宣言的主持人，以及偶尔飞速驶过的家用磁

力车……各国元首虽然都已经签署销毁武器

的协议，但刚刚经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人们

还不太习惯也不太放心走在街上。

陈小旭来到她工作的地方，“止戈”行动

的现场，和其他人一样，穿上隔离服，拿着一

个手柄，进入了隔离区，清理战场。她的思绪

随着工作回到无比黑暗的深渊，那是一场残

酷、暴力却又几乎没有血迹的战争……

最初，乙国宣布自己掌握了维度武器技

术后，世界局势开始动荡。许多国家纷纷表

态依附乙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则大量搬离地

面，移民太空城。直到甲国执行秘密任务的

科研人员向世界传递出掌握了黑洞技术，第

3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世界各国在加入战

争后就各依附两个大国，分成两大阵营。依

托两个大国的技术，一方手握“二维网”，另

一方把持“黑洞仪”。两件武器都如它们的

名字所指，分别有着降维打击和吞噬一切的

骇人能力。

战争持续了很久很久，地球被破坏得面

目全非。陈小旭出生在战争结束之前最无所

不用其极的时期。乙国阵营布下大量悬浮的

二维网，一切导弹、飞机、人，在落入二维网中

后都会变成二维扁片，不可恢复地消逝。甲

国阵营拥有的黑洞数量也达到了顶峰，吞噬

着世间的一切。两个阵营的武器都极其有

效，受二维网和黑洞攻击的大城市，上海、成

都、东京、纽约、巴黎、太空城……人类千百年

的成果，没有留下废墟和遗迹，而是瞬间湮

没。被老式的核武器打击的地区，则变成了

生命禁区。

战争时期，全人类的生活陷于停滞。

各国军队疯狂加入战争，使战争越拖越

长，带来无尽的消耗。最终民用资源也被

征收殆尽。

后来，乙国阵营一些高层终于意识到，这

样做不是在让自己变强，而是在毁灭自己。

况且，甲国黑洞仪防御的区域更是让二维网

无法突破。乙国首脑看着满目疮痍的世界，

终于向甲国提出了停战协议。此时人们意识

到只有很小一部分地表可供人类生存。“止

戈”和平协议签下后，甲国带领着其他国家用

黑洞仪吞噬掉浮在地表的二维网，再将全世

界的武器用黑洞仪吞噬掉，最后将黑洞仪送

进太空中的那个巨型黑洞……

陈小旭坐在废墟上，目光从手中的照片

移动到不远处的一段残垣断壁，墙上依稀能

分辨“人类命运共同体”几个字，“不会再有战

争了吧？”

止

戈

■
董
舟
洋

■名家推荐

猪
婆
龙

于
受
万

作

■小 说

成都市第十二中学学生，曾获
第六次全国科普科幻作文大赛国家
一等奖。

董舟洋


